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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时期，著名词人、政治家叶
梦得（1077—1148）曾在无为军任职，

《无为州志》记载他“以江东安抚使，
兼知无为军漕台事”。

叶梦得，字少蕴，苏州吴县人。
他出身名门，四世祖叶参为咸平四年
进士，官至广禄卿；叔祖父叶清臣为
北宋名臣，翰林学士；父亲叶助任达
州司理参军,封太师魏国公；母亲晁
氏是“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妹
妹，因为这层关系，陆游（其母是晁冲
之姐姐，与叶梦得母亲是堂姊妹）成
为他的小表弟。他的出生富有色彩，
据说当年，叶助和妻子晁氏去祖先的
祠堂祭拜，回来后晁氏梦见一条龙盘
在宅中的梁上，不久怀孕生下了一个
儿子，所以取名“梦得”。

他从小就爱好学习，知识丰富，
颇具才名。对前人的言行故事很有
兴趣，谈起来滔滔不绝。绍圣四年
（1097）中进士，授官丹徒尉。入京
后得到当权丞相蔡京的器重和推
荐，累迁翰林学士。高宗建炎二年
（1128），授户部尚书，建炎三年二月
升为尚书左丞，十四天后罢职；绍兴
元年（1131）九月起用为江南东路安
抚大使，兼任寿春等六州宣抚使，半
年后再次罢职。绍兴八年（1138），
任命为江东安抚制置大使兼知建康
府、行宫留守。绍兴十二年（1142）
担任福州知州。晚年隐居家乡湖州
卞山石林谷，自号石林居士，以读书
吟咏自乐。所著诗文多以石林为
名，如《石林燕语》、《石林词》、《石林
诗话》等。绍兴十八年卒，年七十
二。

在文学上，他是两宋之交的重要

衔接，承接苏轼，开南宋词风豪放之
先声。在政治上，他多次担任要职，
表现十分活跃，其所任皆有佳绩。他
的事迹材料很丰富，本文仅撷取他与
无为军有关联的人和事对这位名宦
作简要介绍。

招收兵马强化沿江驻防。建康
屯重兵以来，每年需要八百万缗钱、
八百万斛米，一般很难保证供应。叶
梦得在两次任江东安抚使兼四路漕
记（包括兼无为军漕台）时，将管理前
线给饷事务等，处理得井井有条，前
线军用从来没有发生过匮乏现象，这
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有效的后
勤保障，使前线各军队没有后顾之
忧，得以全力以赴地抗金御敌。南宋
初年的江东安抚使，其主要任务就是
招收南下或者溃散的部队，同时总督
沿江布防。当金军渡过淮河南下入
侵时，叶梦得团结沿江数万军民，在
重要关口严密防守。当初金军乘着
夜晚曾经偷袭马家渡得逞；绍兴三
年，叶梦得在马家渡一带设立了灯
塔，昼夜通明，金军再也没有能够偷
渡过河。绍兴十一年（1141），金将宗
弼、郦琼率领精锐骑兵企图偷渡马家
渡，叶梦得安排儿子叶模领兵千人防
守马家渡要津，金军急切不能过，铩
羽而归。

叶梦得在《闻兀术将过淮再遣晁
公昂觇师》这首诗中，不仅写了强化
防备的情况，还很自然地将无为军的
濡须写了进去，表达了必胜的信念。
诗是这样的：“狂酋屡惯骋长驱，未省
新军有被庐。快饮勿辞金凿落，先声
须破铁浮图。䞤官尔自疲千里，飞将
吾宁较一夫。试向八公山上望，当关

何用守濡须。”晁公昂是晁补之的侄
子、叶梦得的表弟，当时在叶梦得军
中担任帅幕属官。金军南侵，叶梦得
派遣晁公昂紧急巡视沿江防备情
况。诗的大意是：猖狂的敌人屡次惯
用长驱直入的战法，它不知道我们的
军队有了革新的被庐之法；请你饮完
这杯酒放下酒杯不辞辛苦，我们必须
先声夺人破掉敌军的拐子马。你为
了国事自然千里奔波，我飞马向前宁
可与敌将决一胜负；请看八公山上我
们严阵以待，把守了险关何须防守濡
须渡口！

柘皋之战发挥重要作用。绍兴
十一年(1141)正月中旬,窥伺已久、准
备充分的金军越过淝水,攻占寿春、
庐州，随即继续南下，侵入无为军、和
州境内。金军攻占庐州后，淮西宣抚
使张俊还在建康,叶梦得见张俊，请
他迅速出兵。张俊迟疑不决，想再探
敌情。叶梦得说：“敌军已经过了含
山县，万一和州被敌军占领，长江就
保不住了。”张俊遂令各路大军出
发。大将王德在采石渡江,进入和州,
并相继收复了含山县、巢县、全椒县
和昭关等地。金军退到巢县西北的
柘皋,认为此地一马平川，便于发挥
自己骑兵优势,便将数万骑兵布置在
这里,分为左、右两翼,以待宋军前来
进攻。

当时正面迎敌的主力有张俊8万
人、杨沂中3万人、刘锜2万人。战争
的部署是张、杨、刘合力正面进攻，韩
世忠从侧面攻打，岳飞则绕到金军后
方。双方在柘皋展开激战，杨沂中轻
敌冒进，首先遇挫。王德继之指挥将
士集中力量去攻击敌军的右翼，带领

步兵挥舞长柄大斧突入敌阵,如墙而
进,大破金兵拐子马。经过一番鏖
战，金军大败，死伤万余人,宋军仅失
将士900余人。宋军乘胜收复庐州，
金军被迫撤退到寿县东南。叶梦得
及时而有力的督战，对解除金军侵占
无为军起到了重要作用。

王之道呈书代作谢表。绍兴元
年（1131），王之道接到叶梦得召见的
书信，十分高兴，即刻写了一封回信

《上宣抚大使叶少蕴观文书》，表达了
盼望见到叶梦得的喜悦之情，同时也
抱有一点担心，说自己性格太直，在
率领乡人退守胡避山的时候，凡是有
利于百姓的，往往以死相争，得罪了
商人和大户；虽然知道叶梦得明察自
己，同情并有举荐之意，但还是担心
有很多人非议自己。此信将叶梦得
比喻成名山大川，自己高山仰止。信
的结尾委婉地希望得到叶梦得任用。

叶梦得确实任用了王之道，他绍
兴元年十一月初二到建康，次年三月
初七被罢免，而在这期间，王之道代
他作了一篇谢表《代叶少蕴左丞谢建
康府安抚并庐寿宣抚使表》。宋代官
员任新职，上表谢恩属于例行公事，
王之道是作为他的机要秘书代行此
事的。或者可以推测，王之道短时间
里做过叶梦得的幕僚。

米芾拜石出自《石林燕语》。叶
梦得比米芾小26岁，他在《石林燕语》
中最早记述了米芾拜石的故事：米芾
知无为军时,初到官衙,见立石奇丑,
石状峥嵘,甚喜,口称“石丈”,穿朝服
持笏便拜。这个故事广为流传，其真
实性毋庸置疑，与叶梦得能够近时空
接触米芾不无关系。

叶梦得：漕运无为军，赋诗濡须关
何章宝

网上刷到一个视频：某小区封
禁了多日，人们无聊的厉害，一个
男人，伏在窗前，看着外面的春色，
脚底直痒痒。突然，他打开窗子，
伸长脖颈，像猿猴那样长鸣三声，
本以为是个发泄内心压抑情绪的
糙汉之举，不料，一声激起千层浪，
左邻右舍，猿啼婉转，不绝于耳，看
得我，不禁“咯咯”笑出声来，套用
林志炫的歌词，无聊的人那么多，
又何止男人一个。

上网课的时候，儿子突然很烦
躁的跟我说，“太想开学了，都快憋
出火眼金睛了。”的确，师生互动的
校园更适合孩子们的学习。一个
人独自面对屏幕，靠短暂的图像和
声音得来的知识，总没有面传身授
来得深刻。难怪小孩子听着听着，
就打起瞌睡，难怪陪读妈妈，气得
崩溃大哭。我安慰他说，“其实，大
家都不容易，只不过很多人藏在心
里。黑暗会让人咬牙切齿，光明却
会让人热泪盈眶。”

很喜欢一句文案：“你出不了
的门，是多少人回不去的家。”跟那
些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相比，跟
那些被病毒侵染的人相比，我们的
无聊是多么奢侈的事情。

台湾作家张晓风在《我在》中
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她小学三年
级，偶然生病，不能去上学，于是抱
膝坐在床上，望着窗外寂寂青山、
迟迟春日，心里涌起一份巨大幽沉
的凄凉。当时因为小，她无法对自
己说清楚那番因由，但那份痛，却
是刻骨铭心。她说，“为什么痛
呢？直到后来才懂，只因你知道，
你的好朋友都在那里，而你偏不
在，于是你痴痴地想，他们此刻在
操场上追追打打吗？他们在教室
里挨骂吗？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啊？不管是好是歹，我想跟他们在
一起啊！一起挨骂挨打都是好的
啊！于是，开始喜欢点名，大清早，
大家都坐得好好的，小脸还没有开
始脏，小手还没有汗湿，老师说：

“×××”“在！”正经而清脆，仿佛
不是回答老师，而是回答宇宙乾
坤，告诉天地，告诉历史，说，有一
个孩子“在”这里。回答“在”字，对
我而言总是一种饱满的幸福。”

“在”，就是一种饱满的幸福。
人，真是到了失去自由的时候才明
白，什么功名利禄都可放下，重要
的不过是身体健康，灯火阑珊，柴
米油盐，并对着寻常日子，一遍遍
默念着“我在。”

“树在。山在。大地在。岁月
在。我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
界？”

饱满的幸福
王宏亮

又到一年七夕节，想起自生病
以来诸多与爱人相处的往事，不由
得泪眼婆娑。我与先生最温润的
时光，竟然都是在奔波中度过，平
淡的生活中，爱与温暖，原来如此
简单又如此绵长。

回想起来，我们常常在黄昏的
院子里，做些细琐的家事，诸如挑
中药，就是在一大堆草药堆里挑出
白蔻，一种形如桃的中药。这味药
按照医生的叮嘱，需要熬过一遍水
后，另外加在药炉中的，可抓药的
老太太手慌，全都大把撒进袋子里
去了。白天忙碌了一天，晚上只好
从容坐下，细细挑拣。

“这个是白蔻哦！”我一边挑
拣，一边细细地捏起来打量。风簌
簌吹过一株株的海棠树，那点凉
意，让微热的暑气散尽。他搬来药
炉子，把中药一层层铺好，又添了
水 ，一 边 挥 着 蒲 扇 ，一 边 熬 了 起
来。自我因病手术后，我们就开始
和中药打交道，很多中药我俩都知
道，诸如狗脊，像狗皮还长有黄毛，
更有莪术，花开如百合，根却如同
马铃薯。

有一次饭后，我与先生在河堤
旁散步，忆起一味珍贵草药，我说
是金蝉子。他停下脚步，很是狐
疑，“怎么会是“金蝉子”，那不是唐
僧转世吗？”我也开始怀疑起来，对
哦！河边有水汽扑面而来，我俩站
在被彩灯点缀得格外璀璨的河堤
旁，掏出手机查看，最后得知是金
蝉花，不由得相视大笑起来。行人
匆匆，城市繁华，我们只不过是最
寻常的一对夫妻，当岁月遭遇寒
凉，我们唯有将十指扣得更紧，肩
膀贴得更近，才有了向前的动力！

为了术后的康复，他每天都陪
我爬山，时间久了，我们更是知道
山中很多中草药，诸如益母草、杜
仲 、飞 廉 、车 前 草 、地 榆 、藿 香 等

等。有时候，我与他走在山野中，
他忽然识出是我所服用的一味药，
就兴致勃勃地打量一番，暮色笼罩
了远方起伏的山峦，他一起身，我
看着他眉眼里的笑，就有一种无比
踏实幸福的感觉。

更有一次，我的药快喝完了，
他计算着日期去省城抓药，也在网
上预约了专家来诊脉，偏到了快出
发时专家出去开会，停诊了。眼看
着药要停了，我们着急也是无用。
可是，到了第二周，又停诊了，这时
家里的药就彻底停了，没有药，那
一周，我过得格外艰难，首先胃感
觉异常不适，再就是乏力虚汗不
止，而晚间又难以入睡。他看着心
里着急，整夜整夜地失眠。终于等
到医生出诊了，为了不让我在路上
颠簸，他计算着坐高铁和自己开车
的费用，最后还是选择自己开车。
等回来的路上，大雨滂沱，高速路
上雨如瓢泼瓦灌似的，天地昏暗，
混沌一片，他紧紧地握着方向盘，
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一天行程八百公里，他与我，
在这人生的路上颠簸。

回想结婚二十年间，他没有说
过甜言蜜语，我们也没有海誓山
盟，可偏在天凉时，他会给我做糖
炒栗子，去早市买回来，又用糖炒
过烤箱烤好，就等着收获我醒来看
到的欢喜；也会在厨房一边颠着大
马勺，忙着煎炒烹炸，一边看着我
一件件拆包裹，试穿新买的衣服，
还要对我道一声:“好。”

每当过七夕节，他总是说不知
道送我什么，可是，想一想，又需要
送什么呢？因为有他，庭前花开花
落，才总是诗；因为有他，我才能在
寒凉的岁月里，逢上那简简单单的
诗意。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慢慢
走来，慢慢变老，我想，这就是幸福
的真谛吧！

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高玉霞

在办公室开了一天会，头昏脑
胀的，下班实在不想再坐公交坐地
铁坐出租这类交通工具回家了，封
闭的空间只会徒增烦闷。公司离家
虽说有一段距离，但会穿过一个很
大的公园，于是决定走回去吧，可能
有点累，但正值初夏，景色怡人清风
徐徐，或许大自然会治愈疲惫的身
心。

走路的开始一定是兴奋的，先
是穿过熙熙攘攘的下班人群，见到
认识的熟人打个招呼说个再见，碰
到不认识的气质美女可以不经意似
的多瞅上两眼，在心里默默欣赏人
家的好看再学习下人家的穿搭。接
下来就是穿过一个拥堵的大十字路
口，和一大群素不相识的人统一看
着红绿灯上一闪一闪的数字，都佯
装不在乎、不着急，却在红灯倒计时
个位数到来的时候统一开始身子倾
斜，脚伸出来动一下，个个跃跃欲
试。3,2,1,0 咔，一群人大步大步向
前，向前。

穿过第一个大的十字路口，便
步入小路，乌压压的人群已经在四
面八方疏散开来，这时脚步放慢就
变得自然。人少的时候美景便映入
眼帘，姹紫嫣红处树影也婆娑，不用
扭头不用驻足，硕大多头的月季开
了一路，美的不忍赞叹，怕言语措辞
惊扰花容。迎面而来的徐徐微风可
是真妙啊，风轻轻一吹，花香跟着摇
曳，散落的余香夹杂着青草香、树叶
香、夕阳残香，闭眼间，这可是夏天
的味道。可不敢闭眼，回家的人儿

还要继续赶路，只有走起来才会与
风相拥，与夏撞个满怀耶。

走着走着公园到了，风景更是
怡人。夏日里的草木葱郁、百花争
艳，红色的跑道分外富有诗意。跑
道两旁是花已经败了但树更精神的
樱花树，树下盖着茂盛的油绿的草，
红色被绿色衬着，红越发显得红，绿
越发显得绿，宫崎骏的画风般赏心
悦目。跑道上的行人比起街道上的
行人步伐自觉的慢下来，慢步轻走
感受着空气的清新芬芳，听着不知
名的鸟儿叽叽喳喳嬉闹，听着迎面
而来带着音箱锻炼的老者动次打次
的音乐，走着也不觉疲倦。偶尔路
过几个穿着短袖短裤的跑者，羡慕
他们的体力和毅力；偶尔停下来为
拍照的人让一下位置，好让他能取
到纯粹的景致；偶尔还会看到一只
可爱的小狗，蹲下来摸摸它，又看它
调皮的走开，和狗主人相视一笑又
自然的继续往前走，往前走。

初夏没有燥热，温度适中，风又
轻柔，走着走着心很容易静下来，一
切神清气爽，这些却是平日依赖于
公交出租地铁这类交通工具的我们
所不能感受到的，趁下班趁周日适
时走几步或者慢悠悠的骑着自行车
感受大自然显得弥足珍贵。夏天白
昼拉长，时间为我们腾出时间，赶路
人步履不停却希望大家都别那么
赶。

走走吧，如果你曾因忙碌因慵
懒错过了感受春天，那你一定不要
再错过夏天。

夏日风徐徐
吴欢

季潘斌 摄大山深处有人家

盛近 摄流金溢彩

常想起儿时的深秋，阳光澄澈，碧
空高远，母亲猫腰挥舞着镰刀，在手臂
的闪转起落间，一棵棵绿油油的大白
菜就慢悠悠地躺倒在黑色的土地上，
躺倒在它们酣畅的睡梦里。

砍倒的白菜一部分储放在父亲挖
制的菜窖里，一部分腌制成酸菜。酸
菜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饭桌上的主
角，伴着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干瘪
枯涩而又丰盈饱满的日子。岁月蹁
跹，时至今日，物质丰富到无所不有，
但凡想得到的蔬菜，唾手可得，人们无
需再刻意储存青菜，可是酸菜却恍若
冬日里的灵魂，始终跟着节气的脚步
站在心灵的一隅里，藏在温暖的细节
中。

腌酸菜的工具是大缸和压缸石。
大缸容积大，装得多。连同一起装下
的还有我们对五花肉炖酸菜、酸辣汤、
酸菜炖粉条等馋涎的欲望。所谓压缸
石就是一块形状比较规整的大石头，
被牢牢安放在蓄满白菜的大缸上面，
也安放着我们翘首的等待。

每每腌菜前，母亲总是先把白菜
仔细修理一番，砍去老根，削去黄叶，
被打理得白白净净的白菜像刚洗过澡
的孩子，整整齐齐地站在院子里，似乎
在等着让太阳的光辉风干它们的水
分，让星辰的光芒褪去它们深情的颜
色。

父亲抱回一捆捆的柴禾，填旺灶
里的火。火光映红了北墙，也映红了
父亲的脸。灶间火星四溅，锅里沸水

冒响。母亲把一棵棵白菜顺着锅沿滑
向锅里，白菜瞬间软下来，飘出甜丝丝
的气味，它们在狭仄的厨房里荡漾，氤
氲，萦绕出暖暖的思绪。我问父亲水
都沸了干嘛还添火。父亲告诉我“添
火跟过日子一样，不能松劲。人这一
生不容易，无论何时，都要蓄好灶里的
柴，煽旺心里的火”。这记忆里鲜活的
场景，像一滴沸水，溅落到我的生命
里。

母亲刷缸时特别卖力，清洗了一
遍又一遍。她边刷边念叨“倏忽一时，
贻误一冬”可得仔细点。等把大缸彻
底刷净后，母亲就开始往缸里摆白
菜。她摆一层白菜，撒一层盐。摆到
三四层时，就在我脚上套一个干净的
塑料袋，让我站在缸里用力踩，我喜欢
那“嘎吱嘎吱”的声音，清脆入耳，响得
我脚下似乎生了风，越踩越快，直到那

“嘎吱嘎吱”的白菜声和我“咯咯咯咯”
的笑声缠绕在一起，直到我笑得直不
起腰来，母亲才嗔怪着把我从缸里拎
出来，点着我的脑门说：“笑个啥？口
水都淌到缸里了！”继而自己也跟着笑
了。在回环往复的笑声里，白菜渐渐
超过缸沿，最后父亲搬来压缸石，添满
水，一缸酸菜就腌完了。后来才知道，
缸若刷不静，腌制的白菜容易烂掉。
看来母亲真的用心，因为我从没见过
一棵烂酸菜。

整个冬天，酸菜缸站在角落里，安
静妥帖。阳光照上去，轻抚它的面颊；
月光洒进来，轻吻它的脸庞。在时间

的静默中，乳酸菌慢慢发酵，醇厚绵
长，有了淡淡的酸味。这酸味由清淡
到浓郁，酸得冲鼻，酸得勾魂，酸得彻
底。它的周身也由晶莹的白玉色变化
成了发酵后的淡黄色。酸菜腌成了，
冬也深了，年关愈近了。酸菜时常在
梦里让我口齿生津，那是匮乏年代里
多么朴素而又美好的情境啊！

我最爱吃酸菜芯，母亲切酸菜时，
我就眼巴巴地站在菜板旁守着，盯着
她切到里面白嫩鲜亮的芯部时，我会
用力摇晃母亲的胳膊，央求她把菜梆
的那部分切下来，然后如获至宝地捧
在手里，一片片撕下来蘸着白糖吃，那
酸甜入口的感觉，真的是一辈子都难
忘的记忆。

当冬天站稳了脚跟，冰封大地，人
们开始杀年猪，相随而至的有一道滋
味浓郁的菜——杀猪菜。五花肉、血
肠、血筋、酸菜等炖在一起，雾气缭绕，
热闹非常。猪肉和酸菜像遇到了知
己，都把自己最好的送给彼此，在给予
与接纳中，猪肉肥而不腻，酸菜滑而不
硬。一份五花肉，一盘血肠，一碗酸
菜、一缸散白酒、一盆高粱米饭，一桌
抡圆了筷子的人，一年里最酣畅痛快
的佳肴，一家人乃至一族人自己的盛
大节日。

酸菜是每个东北人的念想，是无
数城市角落里的回眸。酸菜里含着一
生的温暖，藏着一世的思念。人走得
再远，心里的酸菜都会一直回味着，不
曾散去，也不会散去。

酸菜余味长
史春培


